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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李倩

□

热
点
透
视扎西大通那些悲欢离合……

扎西大通村几乎被夷为平地，成
为玉树“

4

·

14

”地震受灾最重的区域，

相当于汶川大地震中的北川。

碎石瓦砾，断壁残垣。这个位于结
古镇西南部的村庄，藏语意为“吉祥平
安”。突如其来的地震，虽然只持续了
区区几秒， 却制造了不知多少悲欢离
合———全村

263

户、

670

多居民中已发
现
120

人遇难、

72

人失踪。

烈日下，灰尘中，风雨里，活下来
的人们在艰难地收拾残破的家园———

触动着记者灵魂的， 正是灾难过后的
这份坚忍。

相依
5

岁的男孩斯双扎西在帐篷外一
小片空地上跳来跳去。 在这个天真烂
漫的年龄，他对灾难还毫无概念。也许
要过很多年，当他为人父母，才能真正
懂得他的母亲巴毛是多么爱他。

14

日清晨，巴毛正在睡觉，突然房
子摇晃起来。感觉是地震，她马上爬出
被子，抱起孩子就往外跑。刚迈一步房
顶就塌了， 母子俩都被压在了无边的
黑暗之下。

巴毛住得很近的两个姐姐几分钟
就奔了过来，找不到任何工具，她们就
用双手刨开断木、石头、土坯。大约

20

分钟后，她们看到了终生难忘的景象：

妹妹巴毛弓着身子， 把儿子紧紧护在
身下。那千斤的瓦砾，竟被她纤弱的肉
身撑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幸运的是，这对母子竟然都活着！

“要是姐姐们晚来几分钟，我们娘
儿俩就都没命了。”巴毛永远忘不了当
时的恐惧和绝望。

此后两天里， 巴毛内心的阴影一
直挥之不去， 整天像疯了一样到处乱
跑，嘴里不断地说“地震了地震了”，身
体不住地发抖。这几天才刚刚平复。

巴毛的二姐雍措说：“只要人活着就
什么都不怕。活着，我们就能在一起。”

相偎相依，就靠着爱的力量，渺小
的人类才变得坚强无比。

在简易的帐篷里， 在尘土飞扬的
路旁， 记者听到最多的是对逝者的怀
念。 达哇拉增指着一大片废墟说：“这
里死的人最多， 平时我们邻居之间处
得跟一家人一样。”她最惋惜一个

14

岁
的邻居女孩，“可漂亮了， 每次一见我
就甜甜地叫‘阿姨’。”

而
48

岁的多吉最怀念一位整整大
他
30

岁的老人：“我们是望年交， 经常
在一起坐，经常喝两盅。”

死者不朽的名，是生者不朽的爱。

记者采访结束时， 又是一个高原的寒
夜， 而这生生不息的人间之爱让我们
眼里涌起了温暖的泪水。

尊严
下午，喜绕右手吊着绷带，从医疗

点换药回来，疲惫地坐在一块木板上，

一开口眼泪就滑落下来。 这个
30

岁的
女人一家

6

口中有
4

人遇难。

“地震时我埋得不深， 挣扎了出
来。”她说，“我急忙去挖家里人，挖了
半天，右手使不上劲，才发现

4

根手指
都被压断了。”

最先挖出来的是她母亲， 已经停

止了呼吸。她相信，其他亲人还活着，

又继续挖。挖出来
6

岁的大儿子，也死
了，犹有余温的小脸上蒙满了尘土。

这时邻居来帮忙，带来了铁锹。她相信
丈夫一定还活着。“我刚出来时还听见他叫
了两声我的名字，可是挖出来一看……”喜
绕已经泣不成声。她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就是
3

岁的小儿子。然而……

14

日傍晚， 喜绕的亲戚们从
100

多
公里外的囊谦县老家赶来， 看到的是

4

具遗体和一个神色呆滞的女人。不幸中
的万幸是她父亲此前外出，安然无恙。

那几天，喜绕感觉不到困，感觉不
到疼，母亲、丈夫、儿子的样子一遍遍
在脑海里闪现。每块石头上、每一滴水
里、每一缕空气中都有他们的影子。特
别是丈夫，那个比她大

4

岁、个子不高、

瘦瘦的老实男人，在建筑工地上打工，

一天挣五六十元钱， 辛辛苦苦地养活
着一家人。他很勤劳，平时总是天不亮
就起床，只有地震前一天，给家里盖了
个装干牛粪的小棚子，实在累坏了，就
睡了个懒觉……

想着想着，喜绕的心里坚定起来，

她和亲戚们一起租了台农用车， 一路
颠簸着把

4

个亲人的遗体送回老家。

她老家是辽阔草原上一个只有
20

多
户人家的小村子，她家迁来玉树十几年，

老家已经没有房子了。她借了一间房子，

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没有多少积蓄，可
是她要求丧事严守藏族传统习俗， 细节
一个都不能少。 活着的时候亲人相依为
命，死了要让他们死得有尊严。

信念
即使是废墟也能看出扎西大通村

曾经的繁华。一户院子里，砖石下露出
两辆已经扭曲变形的小轿车， 看来这
家人本来相当富裕。 一盆花已经在阳
光下枯萎， 能够想象种花人当初的闲
情逸致。一只玩具小熊掉了一条腿，它
的小主人看见了一定很伤心……

这个紧挨“青藏川边贸易中心”玉
树县城的村子， 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
展。在大灾之后，这一切还能再现吗？

记者见到了索南加巴。 一队解放
军战士正在帮他家从废墟中抢挖东
西， 这个

15

岁的男孩就在迷彩服之间
往来穿梭，他关心的不是玩具，不是贵
重的财物，而是书。

地震当天， 他和姐姐把
80

多岁的
爷爷挖了出来。而后，姐姐一直在医疗
点照顾爷爷， 索南加巴就在废墟中挖
书，已经挖了三四天。他一双小手上沾
满了泥土，划了好几道口子，最深的一
道从拇指直划到手掌。

“我挖的是姐姐的书，她马上要高
考了，这些书很重要。”他说。

他家在牧区，四年前被父母送到扎
西大通来， 这里可以上比较好的小学。

邻居们都说，

11

岁才读一年级的索南加
巴学习成绩很好，是个“书虫子”，每天
一有空就抱着书“啃”。他不爱看“奥特
曼”，却喜欢格萨尔王的故事，因为“格
萨尔王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这是个聪明而腼腆的男孩， 跟陌
生人说话总爱夸张地做个鬼脸， 把眼
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儿。问他什么，他总
是摇摇头不吱声。 可是记者看到他挖
出来的一本地理辅导教材上写着“成
就梦想”。

在扎西大通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听
到这样令人感叹的故事。地震改变了很
多村民的人生轨迹， 却无法中断“格萨
尔王故乡”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

“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索南加巴
这样说，巴毛这样说，喜绕也这样说。

（新华社青海玉树
4

月
20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李柯勇边巴次仁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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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死亡” 奇迹
———玉树县第一民族中学近

900

名师生幸免于难

地震突如其来，玉树几近废墟。

在夺去
2000

余条生命的青海玉树
大地震中， 位于巴塘草原废墟的玉树
县第一民族中学创造了一个奇迹：

5

名
老师和

880

多名学生全部生还。

校园“零死亡”的奇迹是如何发生
的？学校的师生们“

4

·

14

”当天经历了
怎样的生死考验？

天未亮，老师叫醒了所有学生
4

月
14

日清晨
5

点
40

分，一阵轻轻的晃
动把值班副校长严力多德从梦中摇醒。

“不好，可能是地震！”严力多德微
微一颤， 两年前汶川的悲惨场面在他
的脑海里闪过。“会不会还有大震？当
务之急赶紧转移学生。”想到这，他立
马翻身起床。

玉树
4

月的清晨乍暖还寒。简单披
上件外套，严力多德冲出宿舍，和其他
4

位也被惊醒的老师不约而同地在教
学楼前会合。

“安全起见，马上挨个叫学生起床。”

严力多德的意见得到大伙一致响应。

此时，初三（六）班
18

岁的孤儿德
嘎扎西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 压根
儿没有感觉到那次轻微晃动。

“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老
师的叫喊声将他惊醒。他瞄了眼表，还
不到六点， 心里顿觉奇怪———学校规
定每天六点半集合在操场跑操， 今天

怎么早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 不少人还想赖
床， 不情愿地嘟囔着。 老师们连吼带
拽，把睁不开眼睛，还迷糊着的学生从
床上硬生生地拽了下来。

学校
880

多名学生，

550

多名走读，

330

多名住校。老师们嗓子喊哑了，把住
校生全部叫起来时，每人累得满头大汗。

生活老师多吉才仁不放心， 检查
了两遍，生怕有一个孩子漏叫。

50

岁的
多吉才仁是退役军人，

1982

年建校起
就服务这所学校。 退休后舍不得离开
同学们，被返聘为生活老师。

多吉才仁手部残疾， 但他行动特
别快，一个人叫醒了

100

多个学生。

学生们集结在操场上， 老师们挨
个点名。直到确认住校生一个不少时，

他们悬着的心才落下。

强震来袭，带领学生紧急转移
为了让躁动的学生安下心来，老

师让孩子们一律在操场上读书。

学生们回去取了书，席地而坐。不一
会儿，琅琅书声在这个特别的清晨响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离上课的
时间越来越近。

走读学生陆续来到了学校， 他们
也被禁止进入教室。到了

7

点半，三栋
教学楼和四排宿舍之间的空地上，黑
压压地坐满了学生。

只有初三年级一些特别勤奋的学
生因备战中考，在教室里温课。

7

点
49

分，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四
排与学校同龄的平房宿舍楼顷刻坍
塌， 一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教学楼
塌了一半， 另两栋

2000

年后建的教学
楼建筑状况略好，但也成为危房。

操场上的学生们被突如其来的灾
难吓蒙了，哭喊声响成一片。一个女生
吓坏了，看宿舍全塌了，拼命往教学楼
里跑。幸好被布桑老师看到，一个箭步
追过去，一把把她拉回来。霎时间，教学
楼外墙的墙砖直落下来。最近的一块大
石头离女孩的后脚跟只有

10

厘米。

这时的教学楼里， 砖瓦噼里啪啦
地砸落， 楼梯也开始晃动起来。“地震
了，赶紧撤，同学们不要慌，不能挤！”

严力多德冲进楼里， 把吓得大喊大叫
的初三学生护在胸前，推出教学楼。

校长布周才仁赶到学校后， 立即
组织

880

多名学生向校外后山上转移。

那些不情愿早起的学生这才意识
到，老师们叫他们起床，是为了他们的
生命。

“如果不是老师和校长，我们待在
宿舍里肯定没命了。”德嘎扎西惊魂未
定地说。

学校地处峡谷， 距离禅古电厂的
水电站仅几公里，万一水坝倾覆，后果
不堪设想。所以地震平静下来后，校长
和老师并没有立即组织学生返回。

直到下午
1

时许， 确定水坝安全
后，老师才带领学生排队返回校园，并

一起找木条、彩条布搭建起简易帐篷。

被老师们从死神手里夺回的
880

个孩子感受到了无限安慰和温暖。

“好险啊！”看到学生们都死里逃
生，布周才仁长舒了一口气。

平时演练，灾难之中相互救援
布周才仁说， 在遭受地震重创的

玉树县，学校能创造“零死亡”的奇迹，

并非偶然。

第一民族中学历来重视安全教
育。 汶川特大地震和湖南湘潭学校踩
踏事件发生后， 学校曾组织学生进行
地震逃生演练。多次演练的经验，给了
老师冷静沉着， 带领学生科学合理避
难。

让人动容的是，地震中，学生们不
仅听从老师指挥、保护自己，还在危急
时刻相互救援，共渡难关。

地震发生时， 身体不好的回族老
师冶秀风在与校园一街之隔的家里休
息。没等她明白怎么回事，半个身子就
埋在了废墟下， 头部被乱石砸中血流
不止，顷刻昏迷过去，恰巧被跟随老师
转移上山的德嘎扎西看到。

“快来人啊，政治老师被埋了！”德
嘎扎西叫来同学， 一同将冶秀风刨了
出来，轮流着把她背到了山上。

“老师穿得太薄了！”不知谁喊了
一声，十几个孩子便把校服脱了下来，

给冶秀风披上。 而在学生们救助完冶
秀风后， 几个大一点的学生还主动到
附近的第二完全小学，帮助援救他人。

18

日，第一民族中学复课，成为灾
后第一所复课的中学。 临时教室———

一顶顶绿色的帐篷， 在废墟边上拔地
而起，琅琅读书声再次响起。

（新华社青海玉树
4

月
20

日电）

纠正违法咋这么难？

———武汉“最牛的违法建筑”事件追踪
在武汉市江岸区花桥街，一些小贩

占道经营会遭到城管执法人员的处罚
或驱赶。而在同样的地方，一栋三层楼
的“违法建筑”却十年时间拆除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这栋“违法建筑”是
花桥街道办事处兴建的， 早在

1999

年，

它就被武汉中院撤销了规划施工许可
证。然而这栋“违法建筑”不仅建了起
来，而且变成了街道干部的福利住房。

打着公用旗号，违法兴建住宅
这栋“违法建筑”位于汉口中心区

蔡家田小区
B

区
89

栋前的绿地旁， 三层
楼
1

梯
2

户共有
6

套房子， 其中一楼的一
套房子隔成两间门面用来出租。与周围
式样统一的

8

层楼房相比， 它显得非常
特别，小区居民称之为“最牛的违法建
筑”。

据小区居民彭华荣介绍，此处原本
是小区的绿地，

1997

年
8

月，挖掘机突然
开进来施工。花桥街办事处占用这块绿
地的理由是，要修建环卫工具存放处及
工人宿舍楼， 而且称规划部门已经批
准。但在居民看来，他们买房时，小区的
规划中并没有这栋房， 这属于二次规
划，应当拆除。

虽然小区居民反对，但是街道办事
处并未停止施工。无奈之下，小区居民
将花桥街办事处和规划部门告上了法
院。

1999

年，武汉市中院判决：撤销规划
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判决书下达后，小区居民以为执法
部门很快会实施拆除。 可是半年过去
了，违法建楼纹丝不动。

彭荣华说：“说它是‘最牛的违法建
筑’， 一是因为街道办在没有获得土地
使用证之前，就取得了规划局下发的施

工许可证； 二是街道办在庭审期间，仍
然进行施工；三是法院判决之后，不仅
没有停止施工， 反而不断有人进行装
修，之后是街道办干部陆续入住。”

2000

年
9

月， 气愤的小区居民到武
汉市规划局咨询， 得到的书面答复是：

“已对花桥街办事处环卫综合楼立案查
处，因涉及相关部门的职能，还不能最
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将协调相关部门
抓紧办理，并尽快结案。”

居民又找到了花桥街办事处，得到
的是一个“软钉子”。有关负责人称，政
府部门正在研究，将会给居民一个满意
答复。

如今立案查处十多年了，这栋“违
法建筑”仍然存在。更有甚者，有人在楼
顶又搭建了一层。

小区居民耿红英对记者说：“执法
部门不管，我们也无能为力，到相关部
门咨询、举报，到市长热线反映情况，碰
了一个又一个‘软钉子’。 案子拖了十
年，直到

2009

年，江岸区政府的答复还
是区街正在协调解决之中。”

名为工人宿舍，实为干部住房
据了解，

1996

年， 江岸区花桥街办
事处专门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在蔡
家田小区的这块

380

平方米空地上建一
栋房子，用作环卫工人工具存放处和工
人宿舍楼。

报告中说，花桥街环卫所一直在环
境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超负荷工作，一无
住房、二无劳动工具存放处，经常丢失

工具。经过研究及多方筹集资金，拟建
一座环卫工人工具存放和工人休息室，

以解决环卫工人的后顾之忧。

然而，这栋住宅楼建成以后，环卫
工人一天也没有住过，里面住的都是花
桥街办事处的干部和职工。目前的居住
者，有两人已退休，另有两人在花桥街
街道办任职， 另外一人则调任其他街
道。

据新任办事处主任肖谦解释，这栋
楼是“历史遗留问题”，过去为了解决部
分干部职工的住房难问题，以环卫用房
的名义，建起三层住宅楼分给了大家。

办事处纪工委书记段哲俊则表示，

这些房子分配给住户后， 每家都出了
钱， 产权已从办事处转移到个人手中。

“如果要拆除， 谁来赔偿这些人的损
失？”

政府公信受损，小区违建成风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街道办

带头兴建“违法建筑”，导致了政府部门
执法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如今在蔡家田
小区，乱搭乱盖现象随处可见。

例如，靠近区内主干道一处住宅楼
一层已经面目全非，有的自己划出一块
地围成院子，还有的推开外墙把住宅改
成洗衣店、棋牌室或美容店；在距离“最
牛违法建筑” 不远处一栋居民楼一层，

一处居民竟然盖起了活动板房做发廊
门面。

在小区一些顶楼，违法加层更是多
见， 有的居民在顶上焊接钢管搭建房

屋， 还有的在三层之上加了第四层。一
些中间楼层的居民也没有闲着，把房间
窗户外扩，空中建房。

耿红英说，这些年蔡家田小区违法
建筑出了名， 也没见城管执法人员来
管。如果他们过来，居民肯定会问：“政
府违法兴建的一栋楼你们都不敢拆，凭
什么拆居民的这点房子？”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尚重生认为，政府的执法公信力源
于政府对法律的模范遵守，而“最牛的
违法建筑”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这一事件反映出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对
法律尊严的漠视，以及对司法机关的轻
蔑，其中暴露的特权意识令人吃惊。

尚重生说：“‘最牛的违法建筑’十
年难拆，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完全背
离，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纠正错误，履行
司法判决，不能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同时，也不能以所谓“历史遗留问
题”的说法搪塞小区居民，必须追究相
关人士的责任。

武汉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专家伍
华军博士建议，将行政机关败诉后不执
行或错误执行的比率列入考核，从制度
上保证行政机关尊重司法。“现在一些
部门将行政复议率和被起诉率作为考
核指标，但对之后执行情况没有硬性规
定， 导致有的部门在败诉后不纠正错
误。

当初运用法律维权的
24

名居民如
今大多心灰意冷，不过仍有一些人还在
坚持。 彭荣华苦笑道：“拿到判决书时，

儿子才读初中，现在儿子大学毕业都四
年了，可是法院判决还一直没有得到执
行，不过我仍然坚信‘违法建筑’一定会
被拆除，坚信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

（新华社武汉
4

月
18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沈罛

□

新华社记者王雁霖余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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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拿出全市最好的洱海公
园附近区域进行开发建设，将市民充满回忆的“情人湖”大部分
水域填埋，建成了一片别墅群，给湿地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

如今这一别墅群已成为市民心中的痛，人们呼吁恢复湿地
生态，并要求还湖于民，然而恢复“情人湖”原状的成本远远超
过投资建设的成本，谁来承担这笔“债务”？记者就此进行了追
踪调查。

“情人湖”建别墅，涉嫌违法违规
大理的洱海闻名中外，“情人湖”曾是洱海自然延伸的港湾，

上世纪
70

年代筑堤与洱海相隔。因湖边垂柳成荫，曾是居民休闲
娱乐的地方，水域面积

30

余亩。

2003

年，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引进了“洱海天域”度假产
权式酒店项目，

2005

年
3

月市规划局召开洱海公园部分用地性质
变更听证会，与会代表同意随着环海路和南排污干渠建设实施，

将
263.6

亩土地性质调整为住宅、酒店、商业为主的综合用地。之
后项目通过相关部门层层审核， 业主也按规定办理了环评、林
地、招投标、施工许可、房屋预售等手续。

大理市民寸亚平说， 当时政府说要建设环海路和南排污干
渠，大家认为这是保护洱海的有效措施之一，因而十分赞成。由
于项目一直是封闭施工，到

2008

年开放时，人们发现“情人湖”不
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别墅。 广大市民多次向政府部门反
映，没有得到答复。

记者采访中看到，“洱海天域”项目包括五星级酒店、别墅区
和风情商业街， 所处位置距离洱海仅

10

多米。 酒店现正进行装
修；风情商业街已多数完工，部分餐馆酒楼开始营业；产权式酒
店已交付使用

40

栋
163

套，其他部分还在建设中。别墅群所处位
置刚好是以前“情人湖”的所在地。

云南律师王冰等人表示， 这一项目违反了城乡规划法、水
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和风景名胜区条例、洱海保护条例等一
系列全国性或地方性法规。根据有关法规，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
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

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 已经建设
的，应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此外结合洱海公园的实际
情况，公园周边属限制建筑高度的范围；洱海公园为城市饮用取
水口，属于一级保护范围，在取水口半径

500

米范围内，禁止排
污、旅游、游泳、垂钓，兴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项目。这些法律法
规在项目引进和建设中并没有得到执行。

“为了保护洱海，大理实施了‘三退三还’工程，即退塘还湖、

退耕还林、退房还湿地，如今却在洱海周边建盖别墅及高楼，其
规划与建设前后矛盾。”寸亚平等市民说。

恢复原有生态，成本超过“建别墅”

大理苍山洱海保护与开发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昆明
理工大学教授侯明明指出， 洱海这类湖泊具有湖滨带湿地生态
系统、地下水网系统两个命脉。由于面积较平原湖泊小，水体置
换周期较平原湖泊长，洱海的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据专家分析，围湖建别墅会侵占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造成
的损失可能是不可逆的。 同时， 建房打地桩会破坏地下水网体
系，损害“维持性资源”，造成更大的损失，可能危害整个高原断陷湖泊生态系统。

另据分析，恢复生态系统是十分棘手的一件事。目前，这一项目已完成
80％

的工程量，

建设投资
3.3

亿多元。如果拆除别墅和酒店，恢复原有的生态系统，投入将更大。

侯明明等专家认为，政府应强化公共管理职能，保护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景观资源不
被侵占，纠正市场失灵，防止盲目开发公共资源。同时应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决不能做杀鸡取卵、贻害子孙的蠢事。

商业利益侵蚀环境保护，谁之过？

大理市委、市政府
4

月
15

日在通报中表示，由于过分追求建设速度，忽视了人民群众生
活休闲的需求；为吸引投资商，拿出全市最好的公园附近地域进行开发建设，项目未完全
顾及市民的历史情结，缺失有力监管。

鉴于这一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未按协议建设及有关部门把关不严、 监管不力
等问题，大理市政府责令相关部门对业主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近

4000

万元的处罚，一些人
员的责任问题正在调查处理之中。

大理市规划局局长陈东发说：“我们会正视问题， 进一步思考如何把发展和保护有机
结合，更广泛地听取市民意见，把舆论监督和市民监督运用到行政决策中。”

云南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故意破坏生态环境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情节严重的，属
于犯罪行为。“仅仅行政或纪律处分是不够的，应当严格处理洱海相关区域建别墅行为，给
公众一个负责任的说法。”

云南省社科院有关专家提出，地方各级政府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不是维护“开发商
利益”的，一定要把官商勾结、损害政府形象、破坏生态环境的“内鬼”绳之以法。

有关专家建议，我国应尽快出台刚性政策，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重要
指标，明确规定发展旅游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决不能损害生态环境和文物保护。此外应
该加快构建良性运行的规划环评决策机制和支持科学发展的财政体系，从审批、监管、财
政、金融等方面，全方位、多渠道限制违规违纪开发项目。

（新华社昆明
4

月
19

日电）


